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憩心亭本版编辑：刘诗萌 版式：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18年8月6日 星期一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零售价壹元

我始终认为，丹麦那个姓安的大鼻子老头是伟大
的，他给全世界的人讲了那么多全世界人都爱听的故
事，竟然还发现了这世界上原本有一袭大家都看不见
的袍子。发现了就发现了吧，他偏还要指使那个毫无
心机的孩子，在大街上当众撕碎了那一袭华美的，然而
却是虚幻的袍子。好了，现在就单说这袍子被撕碎以
后。我感觉啊，自从袍子被撕碎以后，这世上穿着那种
袍子的人反倒多了起来，像割韭菜，越割越密实、越旺
盛。莫非，大家都需要那么一袭原本就虚幻的花花袍
子，来把自己包裹起来？

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就有这么一位老兄，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温良

谦恭让的，大老爷们家偏还长了双水汪汪的鹿眼睛，任

是再坚硬冰冷的心，只消那双眼睛一瞥，肯定就人间四
月天了，而且还见人不笑不说话，说话就说让旁人耳朵
窟窿舒爽的话，无疑大家公认的一个好人了。可是，那
一年，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病住了一回院，听说身体的
某一个零件被摘除了，出院后就变了人、变了脸，成了
不折不扣的传说中的恶人。常见他跟街邻吵架，高喉
咙大嗓门的，眉目凶狠得要吃人的光景，简直泼皮得前
无古人；也常见他拎着半截砖把旁人撵得满街巷乱蹿，
跟狗撵兔的场景不差半分毫。街上没人不怕他，连原
先的痞子混混们见了他都点头哈腰的，又是给烟又是
陪笑脸。观察他前后判若两人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旁人知道他已不是浑全人了，害怕跟他争斗闹出不堪
的后果来，自然都让着他；他呢，身体有零件被摘除了，

反倒有了依仗的某种势了，于是，小绵羊变成大狼狗，
大狼狗养成大老虎，大老虎化身大魔头，就这么个过
程。看他目前凶猛的样子，想必也乐得当一个人见人
怕的恶人吧？显然，他已经披挂上了一袭完全崭新的
袍子，由自己被摘除的身体零件幻化成的袍子，一袭由
野蛮粗暴凶恶邪气等等联缀而成的袍子。而且，就像
普天下所有爱穿新衣服的人一样，他很热爱这件新袍
子，也很享受这件新袍子。

穿上新袍子的他，跟早先的他还是同一个人吗？我
曾就这个问题疑惑过，好多熟悉他的人也曾疑惑过。后
来我想通了，大可不必疑惑，人的性格常常是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这位老兄他迷上了新袍子，当然就要甩了早
先那一袭由温良谦恭让联缀成的旧袍子了。可以想见，

旧袍子应该也是很花哨的，要不然他也不会住院前用那
一袭花花袍子把自己包裹那么多年，还显然活得很有滋
味，可新袍子却能让他体会到别样的生活滋味，和别样
的生命快感，于是，就只能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了！

不唯是他，倘你留心观察，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人几
乎都活在袍子里。大家都需要袍子，也都有袍子，谁也
别笑话谁。这倒也未见得是坏事。有位智者在给人际
关系受挫的年轻人指点迷津时，说过这样一句：“跟任何
人打交道，哪怕他千夫所指，你首先要把他当好人一样
对待。”想想，这话极有道理的，你首先给他批发一袭“好
人”的花花袍子，他一旦披挂上身了，定当竭力要做一个

“好人”的。由此，说不定这世界上就
会多一个好人，功莫大焉。

一袭虚幻的袍子一袭虚幻的袍子
□赵永武

一滴冰凉的水珠打在了他的脸
上，他猛地一惊，从朦胧的睡意中苏
醒。睁眼一看，眼前仍一片漆黑，只是
东方的天际露出一丝亮意。

周围一片寂静。寂静得让他想起
儿时的黎明前，他静静地躺在温暖的
被窝内，看油灯下母亲在上下不停缠
穗子的情景。如果不是不远处被烧焦
的树木不时飘来烟熏味，他会忘记昨
天这不足十里的土塬上，曾是一场激烈
鏖战。他和他的战友同数倍的日军不
断进行生与死的较量，激战从清晨一直
打到昨晚深夜，他和他的战友依然坚守
在这座不知叫什么名的土塬上。

天已大亮，战场周围依然是一片
寂静，静的只有崖下低沉的河水声。
他知道，一场新的鏖战即将开始，他让
士兵们做好准备。

果不然，一枚炮弹带着哨声在战
壕前炸响，顷刻间便像雨点一般落在
他和他的战友周围。此刻，他听不到
身后的黄河吼声，只感到身下的土地
在抖动，眼前的烈火在冒。

“打——”一声命令，几乎是带着
火，从他口中发出。

顿时，密集的枪声四起。浓浓的
火药味呛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和
他的战友们全然不知，只是一个劲地、
发狠地阻击着日寇。

一个上午过去，敌人冲上了几次，

他不知道。他们打退了敌人多少次，
他不知道。只见战壕前横满敌军的尸
体，士兵们手中的枪管发红，地上布满
了空弹夹和空弹药箱。当然身后也是
一排战友的尸体。他让人清点了一下
人数，得知仅剩八百余人。他心中一
颤，从昨天到今天，不足一天半的时
间，已有二百余名战友丧失性命。他
艰难地咽了口唾液，没有发出任何声
音，只是将拳头握得咯咯作响。

在他沉思下一步打算时，有人告

诉他，阵地上的弹药所剩无几，他再一
次心中一颤。他默默地起身在战壕内
行走，每到一个战友前，他都同他们紧
紧地握一下手，每当他紧握战友手的
瞬间，他看到战友们眼中的坚定。同
时，他也向战友传递了自己的刚毅。

战壕没有走完，敌人冲了上来，他
同他的战友冲向敌群，一阵血与气的较
量，他们再一次阻退了敌人的进攻。此
刻，他和他的战友已是弹尽粮绝，且有
十几名战友在刚才的肉搏中丧生。

他和他的战友们又一次回到战壕

内，只是此时他们没有再像先前那样，
利用作战的空隙修整战壕，而是一个
个跟着他，向身后的战旗汇拢，那战旗
就插在悬崖边上，已被战火撕裂成絮，
犹如落叶的柳条般在空中飘荡。

他停留在战旗前，面向纷纷围拢
的战友。

“兄弟们——”看着大家都在望
他，他又发出了一声：“乡党们——”其
实他与眼前的这些兵士并不是乡党，
他从甘肃陇西来，而这些将士是地地

道道的关中秦人。
“乡党们，我虽不是秦人，可我来

陕已五年。我熟悉秦风秦韵，我敬佩
秦人热火的情怀。今日，能与兄弟同
仇敌忾，我深感欣慰。原本想与弟兄
同力苦战，冲出重围，无奈弹尽粮绝，
我李某在此深表愧意。”

“誓随将军共生死。”
人群中有人发出喊声，顿时引起

一片共鸣。
面对士兵的呐喊，他深深举起右

手，向周围人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敌兵又一次冲了上来，他与他的
战友再一次面向敌人。

就在敌人步步逼近时，此刻，他的
战友人群忽然响起一声嘹亮的秦腔：

“呼喊一声绑帐外——”
紧接一群慷慨激昂的秦声响起。

“……直杀得儿郎痛悲哀/遍野荒
郊血成海/尸骨堆山无处埋/二十年报
仇某再来……”

这声腔犹如凛冽的冬风般凌空吼
响，让正在围追的敌军一个个停下了
脚步，直愣愣看着眼前的年轻后生，一
个个吼着秦腔纷纷跳下了悬崖。

声音越来越稀，越来越小，最后，
悄无声息。他紧握着战旗，已是泪流
满目。他知道，他的战友们一个个已
经淹没在崖下那滔滔的黄河内，那里
也将是他最后的归宿。

他拔起战旗，挑起冲在眼前的一
个敌军，随即转身奔向悬崖，就在奔向
悬崖的短短几步内，他同时吼唱了几
句秦腔。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
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
惧——死——生啊……”

他和他的战友又走到了一起，在
黄河的母体走向新生；他和他的战
友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他和他战
友的故事流传在历
史的记忆内。

激激 战战 □李武强

夏至那天，由老家再返
咸阳，路上看到一片荷田，碧
绿浑圆的叶子在风中上下翻
动，因刚下过雨，不时有灵动
的露珠从叶上滑落。我看到
的这片荷田，是在连片的田
畈之中的一块，我看着它时，
荷田中恰好也有三三两两的
花苞探头看我。前一阵，蔷
薇开得正好，公园西墙的栅
栏上延伸一里有余。如今，
入了夏，葱茏浓荫，不再如春
天时百花绚丽，我的心中，便
只想着荷了。

荷，亦与莲同。水生植
物的心性，从来都是静默、清
雅。色凝肤如脂，味轻香益
清。周敦颐先生之《爱莲说》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应当为赞荷之上语了。
水陌之上，于小轩或斜栏远
望，会否有暗香盈
袖，才会吟出“可远
观而不可亵玩焉”的
清欢。朱自清先生
在《荷塘月色》中一
样说，微风过处，送
来缕缕清香，仿佛
远处高楼上渺茫的
歌声似的。他逢的
荷，在清华园里等
他，在月色下，收纳
这忧思人的感念。
通感的用法，让我
记住了那荷的“渺
茫的歌声”，亦记住
了不管等不等荷，圣洁高雅
就在那里。

我曾一样等过荷。家乡
属于亚热带气候，夏季雨量
充沛，于荷来说，正好。初夏
开始，大秧移栽，小荷初露，
一眼望去，水田阡陌之中，绿
色的希望尽收眼底。待到芒
种，部分水田秧苗鼓劲儿生
长，沟渠水草丰茂，田埂之间
或种豆。荷田与秧田成片相
连，我便和小伙伴们穿了凉
鞋提了小筐去田埂间找野菜
和草药。早晨的露水很重，
行走于草叶间往往会打湿我
们的裤脚和衣襟。赶上雨
后，最乐得去荷田转悠。荷
叶上凝着未消的露水或者雨
水，叶心如大碗兜着。荷到
六月，已高过小孩人头，有为
数不多的花骨朵探头张望，

来往于田埂与田埂之间，偶
然撞翻一张荷叶，层层叠叠
的碧绿盘子“哗啦”倾覆过
来，大半的衣服就受到这水
露的“优待”了。湿了衣服，
便跑到高处白杨树下去风
干，缓过神来，惊觉好大好
大的一片田啊，等荷花开
了，该有多美啊。

如今，秧田与荷田绿汪
成片的景象已相去甚远，多
数农田已闲置。间或交杂
的田畈，或青或黄，土地像
失去光泽的衣服，上面缀满
大大小小的补丁。

2013 年，我曾到过附近
的万亩荷田，时值冬日，凋敝
干枯的荷叶几乎消亡，少数
残存的叶柄被寒霜劈下，曲
曲折折歪在田里。湿地上的
芦苇一反常态，一枝枝在寒

风里拂动招摇，像
是对到来的人们证
明着这片土地的生
命力。此行虽未见
到荷开，同行的朋
友却相邀，万亩水
面，冬可采藕，夏可
赏莲，明夏来看万
亩水上仙子，十分
壮观。去年，未能
成行。今夏，时光
不远，我等荷开，其
实是在等一片儿时
的心境。

现在，单位对
面的公园就有荷，只因面积
小，加之掩映在闹市之中的
葱茏树木下，零零散散并不
能成片，花开最盛时，才好过
一点。记挂着，等花开时，好
歹也去看看它。前几日，同事
说，近来每日傍晚总会去公园
走走。我立刻问：“荷花开了
吗？你知道荷花开了吗？”他
回：“天暗，没注意。”我不放
弃，又问：“你路过没看见荷塘
有红色吗？”他想一想说：“记
不清了，这么近，你可以去看
看。”是啊，穿过马路就是公
园，进了公园左拐不远就是荷
塘，我为什么没有去呢。其
实，相机已经备好，我只是想，
再等等，等到荷花满池开放，
便是最美的时候。

等等

荷荷
□

崔
巧
玉

自从嫁给汉阴人，我无可
救药地爱上了汉阴小吃，汉阴
粉皮算是最钟爱的一种。

记忆中第一次吃粉皮应
该是十四五岁的样子，往日
不同现在，小县城里卖粉皮
的屈指可数，只有卖面皮的
小摊贩偶尔有售且不是天天
有。这种看起来红红的、夹
起来滑滑的、吃起来酸酸的
小吃对儿时的我极具诱惑
力，在那个贫瘠的年代，算得
上美味了。每逢周末不上
学，就会拿着父母给的早点
钱，早早去电厂后门的小吃
摊儿观望，如果有卖，必定咥上一碗，连酸汤汁
都不留一滴，可谓狼吞虎咽。

多年过去，卖粉皮的门店增加了许多，我痴情
不改，隔三差五会去几家固定的小店解馋。成为
汉阴儿媳后，终于品尝到早有所闻的汉阴正宗温
家粉皮，更让我对粉皮的热爱达到了痴狂。

汉阴民主街老公安局对面的“温家小吃”是一
家老字号店铺，距今已有 30多年的历史，它家售
卖的凉面、蚵蚂蛄蚪、粉皮子均是汉阴特色小吃，
粉皮更是同行业中的翘楚。店家夫妇每天下午三
点开始营业，晚上不到十点就打烊关门，即使小店
所处位置在偏僻狭长的巷道，里面的摆设极其简
陋，也无法阻挡南来北往食客们的热情捧场。我
去的次数多了，不免和亲切朴实的店家熟络起来，
在好奇的攀谈中也普及了粉皮的知识。

粉皮最早是以蕨菜粉为主要原料的陕南传统
小吃，因此以前称呼为“蕨粉皮子”。蕨菜是生
长在深山中的一种无污染的野生植物，学名薇
菜，其根部储存有大量淀粉，营养丰富且助消
化，为滋补佳品。以前都是清明前后农民从深
山采摘，在水中反复浸泡冲洗，淘去泥沙，晾干
捣碎蕨根，过滤去渣沉淀后，蕨粉就留下了。但
是由于蕨菜的生长期短产量低，来源奇缺，因此
现在做的粉皮都是红薯粉替代。为了保证鲜香
和口感，粉皮最好是现蒸现食，先把红薯粉加水
按比例调和成糊状，为提高筋丝和色泽美感其
中加入适量的明矾和老抽，在一个铁皮制的圆形
平底小烫锅的锅底刷少许菜油，以免粘锅。待
锅中的水烧开后，舀几勺粉浆倒入烫锅，摇晃几
下使其均匀覆盖，接着将烫锅置入沸水中，数十
秒即可端锅出水，粉皮的薄厚因食客喜好而异，
全凭舀粉浆的勺数控制，端锅出水的粉皮捞出
直接放入盛有凉水的小盆中浸泡几秒定型后，用
刀切成不规则的块状放入碗中，加入调料即可
食用。最让我惊诧的便是这看似简单的调料
了，老板娘手边不过就是三个分别装着盐水、蒜
末水、油辣椒的碗，一个装着香料水放在炉子上
用小火保持着温度的盆，各样调料淋上一勺，却
能魔法般地调和成一碗柔韧光滑、细腻爽口、酸
辣相间的人间美味，彻底征服我的味蕾。

带着疑问，向老板娘求解。原来，香料水
是精选多种调料用小火熬制而成，与醋调和在
一起，香料水就是粉皮可口与否的核心。而辣
椒也是用加入八角、草果、芝麻等泼油而成，不
同的原材料，不同的调制手法，就会呈现出不
同的味型，最终成为粉皮提味的精髓。

汉阴的粉皮，许久不吃，便馋欲不止，于是现
在又多了一个回家探婆婆的由头。每次去“温家
小吃”，老板娘见我便和善笑笑，一句“回来了”，
算是打招呼，然后冲后院喊叫“烫两张粉皮子，一
张加厚的”，我和先生稍等片刻，她手脚麻利调好
后放桌上，闻着酸香味，不自觉吞咽着口水，拌匀
后便不顾吃相大快朵颐，吃罢，顿觉舒爽至极。

才下舌尖，又上心头。温家粉皮就像我对汉
阴的一个味觉定位系统，被爱人唤作“路痴”的我
即使到如今仍分不清汉阴城隍庙、文峰塔、马道巷
等标志性建筑的方位，却总能寻味找到“温家小
吃”，让舌尖一次次领略粉皮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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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是一种象征。在以前，当一个
人有了印章，基本象征着人的成熟。我
的第一枚印章是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一
个叫唐琦民的同事送我的。

我们相识于一个三线建设工厂的宣
传队，我在乐队吹笛子，他在剧务做道
具。他比我大两岁，像一个大哥哥。他
做道具很是精细，当年宣传队演出需要
的道具都出于他一人之手，都做得惟妙
惟肖，只要导演说需要个什么，他都会
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做出来。刀、枪、
镐头、纺车……没有他不会做的。后来，
他回到北京，就喜欢上了风筝，凭着当
年做道具的那股劲，一做就是几十年，
还做出了名堂，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
予工艺美术大师。

我与唐琦民闲暇常有交流，多聊一些
他下乡在陕北窑洞的艰苦岁月，也会聊到
喜欢读的书。我喜欢读书，他也喜欢，但
是我们喜欢的方向不尽一样，我喜欢文
史，他喜欢民俗，尤对地域民俗文化兴趣
浓烈。那年春节，他回北京探亲，问我带
什么？我说买几本书吧！就列了长长的
书单给他，他仔细地看过，摇摇头，说好多

书他没听说过。我说碰见就买，没有就算
了。回北京十几天，他去了北京大大小小
十几个书店，都没有买到我要的书。那个
年代，书是奢侈品，有些也是禁品，想读书
是件难事，读好书更是难乎其难。

他从北京回来，见到我一脸的难为情，
就像做错了什么事，愧疚地对我说：“书都
没买到。”看他的样子，我笑了说：“没关
系。”接着，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白纸包裹的
小东西，塞给我说：“刻了一个章子，送你
的。”那时候的人不太讲究送东西，更何况
我们都是学徒工，一个月只有二十元生活
费。我有点受宠若惊，轻轻地剥开纸，拿出
印章，看到一张纸上拓过的印痕，那阴文小
篆的深沉潇洒、冷静高贵跃然纸上，那笔端
的刚柔相济、遒劲严整，曲直伸缩间游刃自
如，笔茂深邃处幽深灵秀，是一方入眼入

心的好印，随即爱不释手。
那时候，对于在边远山沟里备战备

荒的我们，印章还是一个新鲜物件。当
有了第一枚属于自己的印章，内心有一
种满足与成长。那以后，但凡购得自己
喜欢的书籍，便会拿出这枚印章郑重地
在书的扉页拓上，留下这方印红。每次
往书上拓印章，都是一件认真而享受的
事情，甚至有点神圣。买了新书，先是洗
了手，然后坐在桌前，拿起新书，随手翻
上几页书，读上几个段落，再闻闻书香，
才肯拿了印鉴庄重地拓上。

有一次，正准备往新书上拓印就来
了朋友，一边招呼人，一边往印泥盒拓印
泥，就将印章碰到了印泥盒的边缘，结果
印章的边缘磕掉了一小块边角，印章就
有了刺眼的残缺，心疼了许久。在那以

后，新购的书籍，也就不太拓印了。有时
候想再享受一下那种珍贵的享受，却总
因为那块瑕疵而扫兴，有一种深度的惆
怅与彷徨在心里绞痛。也试过用别的印
章拓在书的扉页，怎么看着都不顺眼，几
次过后，就兴致索然打住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枚印章的材
料是寿山石，是制作印章一种很讲究的
材料，足见唐琦民去刻这枚印章的时候
何等用心。

后来，我虽然有了很多印章，也不乏
篆刻名家之作，但最爱仍是这枚印章。
这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精致厚朴，更
多的是这枚印章浸润了当年的纯真友
谊，印证了一段难忘的蹉跎岁月，弥漫着
一种美好的青春记忆。我把它珍贵地放
在了印鉴盒里，每每会拿出来端详一番，
也会偶尔拓上一片宣纸，细细品味，任岁
月的记忆、青春的律动在脑海里缠绵交
织、肆意奔涌……

人生最难忘记的，都是青春；人生最动
人心的，都是细节。这第一枚印章，就这样
走进我的人生，融入我的生命，心中藏之，
不可忘却。

□□刘殿华刘殿华

第一枚印章第一枚印章

小 说

屐痕处处

笔走龙蛇

小和尚违反寺规戒律，
私自外出吃烤肉，被围观、
被拍摄、被热议，瞬间成为
网红，给寺庙造成严重负
面影响，被监院长老带到
师 父 面 前 ，当 众 接 受 责
罚。小和尚后悔莫及，痛
哭流涕，认错自责。

师父和颜悦色地对小
和尚说：“我不想责罚你，也
不想教导你。你不妨问问
大师兄，他为什么能严守戒

律，不动酒肉荤腥？”
师父鼓励，小师弟央

求，大师兄实话实说：“我
之所以能严守戒律，从未
犯戒，有三点原因。第一，
我遗传代谢不良，酒肉不
宜，食素即是自爱，无自律
心；第二，我生过胃病，必须
忌口，食素就是自爱，无自
律之意；第三，师父持斋把
素，素心善行，虽年逾八旬，
鹤发童颜，依然洋溢赤子香

气，众人无不称
奇。我敬爱师
父，以师父为榜
样，其实还是自
爱，毫无自律之
心思。”

监院长老点
头称是，质问小
和尚：“师父的心
意，大师兄的感
悟，你懂了吗？”

小和尚顿悟：
自爱胜过自律。

自爱胜自律
□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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